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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方言土语
□江月卫（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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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记忆节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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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擅长把传统融进现代生活的纳西人
而言，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但最热闹的节
日，当属“三多节”。

但凡有纳西族人民居住的地方，一定有
“三多节”。三多是音译，指的是纳西族保护神
“阿普三多”，相传三多神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世代守土安邦，抵御强敌，护佑纳西子民。
所以，三多节是用来纪念和祭拜三多神的。后
来成了纳西族法定传统节日，官方组织的系
列文化活动加上民间自发的庆典，可谓盛况
空前。

孩提时候，我对三多节有种不一样的期
盼，和过年、中秋等不同。在我眼里，这些节日
的快乐来得很实际，比如假期、压岁钱、美食，
还有全家人为迎合节日的好心情。三多节则
不同，对它的期盼与物质无关，倒是跟精神有
关，仿佛有一种很单纯的快乐，因时光的变迁
暗自滋长，因季节的更替悄然而生。

经书里说阿普三多属羊，所以，对他的祭
拜是在每年农历二月份的羊日，后来固定成
农历二月初八，通常会在公历三月初的某一
天——这可是一个正走向春天的节日啊！

在中国，因为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做参
照，海拔2400米的纳西族主要聚居地云南丽
江，尚不能算作真正意义的雪域高原，顶多算
是一片高地。即便如此，高地还是呈现雪域高
原的某些特征，有着漫长且寒冷的冬季和并
不炎热的夏季。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寒冷始终
占据着重要的空间，现在想来，大概有两个因
素，第一是气候变化，那时的气温比之现在低
得多。第二是年龄，小孩子对寒冷的抵御能力
远不如大人。

所以，我对丽江的寒冷有着彻骨的体验，
这种体验在云南人当中不多见。那时候，玉龙
雪山白雪皑皑，终年不化，冬天的清晨，古城
里的河流会冒着白气，烟雾腾腾，城外水田里
有水的地方浮着厚薄不一的冰块。要是下雪，
雪后滴水会冻结成冰，在屋檐悬挂出剑一样
的冰柱。

这些景象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在那时是
尖利的痛苦。因为衣服并不充足，鞋子也不够
保暖，并没有很多套可以更换的冬装。那时候
的我只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祖国西
南边陲的小孩子，几乎所有人都过着这样的
日子，甚至有的人比这更糟糕。还记得，我的
一个小脚趾老是会生冻疮，害得我不得不按
照奶奶教的偏方，每晚靠着炭火，用一块腊肉
皮反复擦拭，持续整整一个冬天。但就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的衣柜里，每个人都有一套漂
亮的纳西服装，到了三多节那天，大家都会穿

上它。
几乎所有的纳西服装都出自于民族服

装厂。那时的民族服装厂是大厂，有好多做
工师傅，但并没有专门的设计师。当然，其实
是不需要什么设计的，裁缝师傅们做民族服
装有唯一且通用的标准——年龄。因此，女
性服装的款式也只有三种，分别针对老年女
性、成年女性和小女孩。令人欣喜的是，颜色
和质地是可以挑选的。比如，羊皮披肩上的
手绣七星，可以选择不同的花样纹路；七星
上镶嵌的塑料珠子，也可以任意搭配；垂坠
下来的流苏，可以选择是用普通的线条还是
用小羊皮锻制。这对于女孩子来说，不失为
一个美妙的过程。

所以，你拥有的这套纳西服装，必定有着
你喜欢且为之骄傲的细节，在三多节那天，就
可以尽情地展示。这一天，起来以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脱下层层叠叠的冬装，换上民族服饰。
三月初的滇西北，漫长的冬天刚刚过去，春天
还没有真正到来，但迈向春天的脚步如此坚
实。空气里温柔而暖和的气息，恰到好处地激
发着沉睡良久的喜悦。换上艳丽且相对轻薄
的纳西服饰是最好的做法，与此时的气氛相
得益彰，与即将到来的草长莺飞、春和景明相
互辉映。

在我看来，这不像是一个简单的习俗，倒
更像一个庄重的仪式，一个用来迎接春天到
来的仪式。所以，纳西族的三多节，拜这块高
地姗姗来迟的春天所赐，也有着辞旧迎新的
内涵，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辞旧迎新。

在我们这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家庭
里，对民族节日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一点
和大部分纳西族家庭相似，彰显的是自发的
传承和保护。因为重视，我们在这一天还被破
例允许使用妈妈的口红和胭脂。在祭祀活动
结束以后，还有以家族为单位的郊游和聚餐，
兴致高的话还要参加到歌舞打跳的队伍中
去，妈妈自然希望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能保持
良好的形象。

祭拜阿普三多要到玉龙雪山南麓的北岳
庙、三多阁。三多阁常年封闭，仅在这一天开
放。年长的东巴祭师会在当日晨间主持隆重
的祭颂三多神仪式，念诵《祭三多神经》《祭圣
日神经》，跳东巴祭祀舞，面朝玉龙雪山，为前
来祭拜的纳西儿女祈福。届时人山人海，人人
着节日盛装，虔诚祭拜，场面极其恢宏，令人
神往。但是我们家拖儿带女，加之北岳庙路途
遥远，多半是赶不上的。那时候我们常去的是
黑龙潭五凤楼，那里也塑有阿普三多的雕像，
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就是规模相对小些。

祭祀主要由大人来完成，小孩子等待的
是接下来的环节。等焚烧的香火烟气渐渐散
去，四周就响起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嬉戏声。歌
舞的阵容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好像没有
哪种形式比歌舞更能表达内心的喜悦。这时
候，我才会意识到，原来因春天来临的轻悦人
人都有，汇聚到一起，就成了轻快的舞步和嘹
亮的歌声。至于说到我自己，这一天唯一小心
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要舔嘴唇，涂好的口红褪
去了，是没有机会再补一遍的。至于下一次化
妆，恐怕要等到六一儿童节。

塑在黑龙潭五凤楼的三多神像，就算以
小孩子的眼光看，也不能称之为高大威猛，倒
是相貌堂堂、仪表威严。这位纳西族神灵是个
骑白马、穿白甲、戴白盔、执白矛的武将，我那
时候分不清楚，把他和连环画里的赵子龙混
在一起，只当成是同一个人，就是多了一把白
胡须，是年迈的赵子龙。后来才知道，这位神
灵在纳西人的心目中，就是玉龙雪山的化身，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他的膜拜甚至可以
追溯到1200年前。

关于阿普三多神庙，最早的记载出现在
乾隆《丽江府志略》里：“麦琮（纳西族首领）常
游猎雪山中，见一獐，色如雪，以为奇，逐之变
为白石，重不可举，祝之又举，其轻如纸，负至
今庙处少憩，遂重不可移，因设像立祠祀之。”
《光绪丽江府志稿》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我喜欢的却是一个民间故事，这个故事
收集在由白庚胜老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
全书·云南玉龙古城卷》中。里面的阿普三多
是个白胡子老者，天神遮劳阿普派他来到纳
西族首领的身边，护佑纳西子民，他迷恋玉龙
雪山的美景，先是化身为白马鹿，继而又化为
白石，与玉龙雪山合而为一。这个故事一波三
折，神灵不仅与我幼年时看到的雕塑吻合，也
带上了可爱的性情、可贵的人间烟火。这个形
象后来被我写进一本写给纳西族孩子看的书
里，书名叫《来自纳西族东巴经典籍的神话》。
人与神灵之间的鸿沟，仿佛被一抹暖和的春
天的气息轻轻抹平。

如今我已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但正如我
在文章开头所言，但凡有纳西人居住的地方，
就一定有三多节。每年的这一天，我还是会穿
上纳西服装，到达指定的位置，和从这个城市
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纳西乡友一起，参加各
种各样的活动。现在，我的衣柜里有了不同款
式的颇具设计感的纳西服装，但我依然沿袭
着从前的习惯，总是愿意穿上最为艳丽、最为
轻薄的那套，以此作为一个仪式，在微凉的衣
裳接触到皮肤的瞬间，告别冬天，走向春天！

在我们的许多节日当中，最有意义
的莫过于诺如孜节，那一天正好是春
分，太阳的直射点回到了北回归线上，
漫长的冬季宣告结束，春天的脚步已经
走近。实际上，这相当于我们的春节。

那时的新疆因中间有天山阻隔，南
北疆天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北疆还未
完全走出寒冬，尽管天气已经有所回
暖，但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春天迹象。而
在南疆就不一样了，包括吐鲁番在内的
天山以南地区，越往南天气回暖程度就
越大，而在诺如孜节前后，给节日助兴的肯定是满
园杏花。黄扑扑的大地上杏花格外显眼，你若仔细
听，仿佛还能听到它们兴高采烈的欢笑声，蜜蜂当
然是第一个可以听到那份喜讯的精灵。于是，成群
成群的蜜蜂显得格外忙碌，它们迎接春天的方式
与众不同，它们会把诺如孜节包裹在蜂蜜里，而闻
风而来的赏花者也便络绎不绝。

维吾尔族同胞迎接诺如孜节的方式也很有特
色，尽管我们不会像蜜蜂一样，从花蕊里采蜜，但
勤劳智慧的维吾尔同胞，和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
数民族同胞一样，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迎接这曼妙
的时刻。他们都会从奇妙的大自然以及生活中获
取智慧，汲取营养，装点生活，然后将感恩回馈于
大自然。这应该是我们的先民设立诺如孜节的基
本初衷。

为了迎接诺如孜节，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同
胞都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例如哈密的维吾尔
人，他们会在冬季提前培育一簇生机勃勃的麦苗，
等到诺如孜节前特定的时间里举办“阔克麦西莱
甫”。“阔克”意为“青苗、麦苗”，以大型歌舞娱乐的
方式，以“阳光灿烂”的形式和包含丰富内容的情
感表达，来迎接和庆祝节日的到来。

这一天，人们会同时举办叼羊、斗鸡、斗狗、斗
羊、摔跤等活动，条件允许的地方还会举办赛马、
赛骆驼等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

诺如孜节那天，乡下和城镇一些有条件的地
方，一定要煮一大锅诺如孜羊汤五谷粥，有时候可
供几十或上百人食用，大一点的可供几百人享用。
那便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场面甚为宏大而热
闹，喝粥的、弹琴的、跳舞的、斗鸡的、斗狗的、斗羊
的、摔跤的，看热闹的人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只要
是能拿得出手的手艺或绝活，欣喜若狂的人们不

会再藏着掖着，大大方方地出来表演，肚
子饿了，挤进人群再来一碗诺如孜粥，别
提有多热闹了。

煮那样一大锅粥也是有讲究的，宰
几只羊肯定少不了。大厨们会把事先处
理好的羊头、羊蹄等食材放盐烧柴慢煮，
然后把洗净的五谷米豆等放进锅里一起
煮，粥还没煮好，香气早已飘散开来，这
也算是一种特殊请柬，引来村里大大小
小的人们一同开心，孩子们自然也是不
亦乐乎，堪比一处大游乐场。

在新疆各地，同样是维吾尔族，因区
域差别，人们迎接诺如孜节的方式又会
有所不同。除了各地都有煮粥之外，配套
的一些娱乐活动也略有差异。就拿煮粥
来讲，在食材的选择上或许也有些不同，
多一种或少一种都是正常的，这与各地
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农村和牧区也是
有区别的，在农村地区举办诺如孜节肯
定会突出农耕文化的要素，而在牧区，游
牧文化属性就会更显著一些，就像南疆
和北疆有所差异一样。

我虽然也是维吾尔族，但对这些传
统文化节日的了解还不够，过去我只知

道我们有两个大的节日，古尔邦节和肉孜节，也就
是宰牲节和开斋节。从小我所经历的节日主要以
这两个为主，那时候我对节日的理解就是有好吃
的，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在那两个节日期间都能吃
到。我相信和我一样同属“60后”“70后”的人们来
讲，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年代，决定了我们对传统节
日的感性认识，也因为那些年代就是傻玩傻乐的
年代，相对贫穷也使我们没有太多的奢望和奢求，
因此，我们的童年也是很幸福的。至少我们有过童
年，所有的游戏和游戏道具都靠我们自己动手，其
中也是乐趣无穷，这一点我们要比现代的孩子要
幸福得多。

主动认知这个世界，成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共有的人生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节日给了
我们很多启示，从那些节日里，我们学会了很多人
生禁忌、做人的道理、尊老爱幼的品质以及对待生
活的态度。我们懂得了对大自然的敬畏，甚至对每
一粒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天空和
每一口膳食都充满了崇敬和感恩，也懂得了与人
分享的快乐与释怀。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传统节
日对我们的积极成长也是有帮助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变得更
加全面合理。相比于其他节日，诺如孜节是真正意
义上的传统节日，形成的年代也更加久远。不过，
我对于诺如孜节的理解和认知是这几年来才慢慢
形成的。它把我们和大自然以及眼前的万千世界
联系得更加紧密，让我们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懂得了与大自然和草木生灵，与兄弟民族和万
事万物和谐共处的重要性。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华
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们，在品味着传统节日的同
时，也真切地感受着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个成员的
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带给我们的幸福体验。

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是历史遗存下来的重要文化载体，是
记录这一个地方的“活化石”。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些貌似很

“土”的语句，其实表达精准，特别生动形象。
比如说，“我经常到你家玩。”我的老家人会说成：“我哪天

没在你家，我都放得个碗在你屋，天天到你家打滚打练。”话里
有谦虚的成分，又精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比如，说一个人不忙，不管遇到什么人都会聊上半天：“你
这个烂板凳，死不忙，像菩萨脑壳一样不想事，和堆牛屎都要讲
半天，天都要黑了你夜饭柴还在山上，怎么了得哦！”极具画面
感，而且活灵活现、富有张力又干脆利落。

我的一位堂兄，出去当了几年兵，回来讲一口不怎么标准
的普通话，村人们不知堂兄说的是全国推广的普通话，还以为
他的舌头有毛病。后来知道他实情后，还会批评他外出几年就
忘记了自己是谁，话都不会说了。老家人对方言土语爱得深沉
而又热烈，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自私”。一次，四叔到北京办事，
突然生病到医院急诊，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发烧滚赖
浑身浸痛。医生听不懂，再问。四叔因为病着难受，有些不耐
烦地重复“发烧滚赖”。四叔急，医生也急，两人争执起来。其
实四叔说的是“浑身发烧哪里都痛”。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翻个坡口音就不一样了。因为

外人听不懂，老家人讲话就不自信了，都在想方设法“入乡随
俗”，往别人的话语靠近，到长沙学长沙话，到重庆学重庆话，到
四川学四川话。但学又学不好，有点像小学生刚学英语，喜欢
将英语词汇夹杂在汉语中说。最后荒腔走板变成四不像，不知
来自哪个地方。

村子里一位小姑子在市里工作，从不说家乡的方言土语，
回到老家也是讲普通话。可是，多年来她为老家修桥修路接引
自来水积极助力。老家人提到她都交口称赞。因为得了她的
好处，没任何人讲她的不是，即便她讲话口音变了腔调，老家人
还是说她的好，这就是老家人的处事观。

老家人不讲大道理，也不喜欢用许多词汇，词汇量也不大，
用方言土语很耐听，有时候还很有哲理。老家人满肚子都是乡
村俚语，生动形象的方言土话说着说着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
来，不需要事先安排和准备：

比如，“你这个抛皮捞。”比喻的是不稳重，从字面上就看得
出，是不深入底层，在皮面上捞一捞。

比如，“屋檐水滴滴不展移。”是讲长辈要作好表率，示范给
晚辈看，今后晚辈也会这么效仿。

比如，“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是说大家同处一种命运。
……
我离开老家30多年了，一直是一口地道的老家方言土语，

别人听不懂的，我就像老家人一样，再打个比方说一次，直至对
方听懂为止。一次文学讲座要我发言，我说，写散文写开去以
后要晓得收回来，你莫跑到卯山酉去不回来就跑题了。“卯山
酉”是我们老家的土话，很多人听不懂，我解释说，卯山酉是罗
盘中的朝向，代指很远的地方。

五爷今年90多岁了，读过几天书，认得一些字，对我们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是：“禾怕秋来旱，人怕老来难。”老村长已年近
70，不管是在家里讲话还是会议发言，总要先讲几句民俗俚语。

在老家县城的公园里或公共场所都有警示牌提示：请说普通
话。这是对于老家的方言土语的冲击，也是大势所趋。普通话的
推广，让人们的基本交流更加顺畅，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
的作用。不过，方言土语也是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我们既要学好普通话，也要重拾起身边那些又“土”又

“老”的东西，摆在阳光下晒晒，也许会现其中有闪闪发光的宝贝。

彩云之南，四季如春，鲜花不断。阳春三月，花开更甚，
千万种花朵竞相开放，令人目不暇接，娇憨的桃、素净的李、
热烈的马缨、清雅的山茶……朵朵缀在枝头，随着春风的撩
拨摇曳生姿，楚楚动人。

时至今日，在大部分人看来，花朵的观赏性必然是其主
要属性，而在云南人眼里，花朵还有另一条重要的属性——
食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气候宜人，春夏秋冬蔬果不断；然
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发展自不如江浙一带。以前，人民
受地主乡绅层层盘剥，过着衣不蔽体肤、脚不着鞋袜的日
子，食不能果腹，解放后，日子稍微好过些了。但由于之前
处于赤贫状态、物质匮乏，家庭生活仍然拮据。听闻父亲的
童年几乎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饿极了就去山里摘果
子、采鲜花，抓田鼠野兔充饥。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普及，山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
文化水平显著提升，吃野味的陋习自然而然地被革除了。
停留在父辈记忆中的那些琐碎片段，除了贫困的苦，还漫着
山花的香。

春节过后，自是吃花的好时节。
渐暖的阳光唤醒了长在田间地头和山路边的苦刺花，

这种浑身带刺的灌木，想要一饱口福还得费一番功夫。外
婆家在大庄，低海拔炎热的气候，催得那一片的苦刺花开得
最早。父亲和母亲会带着我游走在外婆家对面的大河边，
寻找那一丛丛盛开的苦刺花。小心地避开尖刺，摘下苦刺
花小巧柔嫩的青白色花冠，隐约可见星点鹅黄的花蕊，娇俏
可人。苦刺花小，采摘起来费劲，忙活一整天也摘不得多
少。将采摘收集起来的苦刺花洗净后丢入沸水煮透捞出，
清水中浸泡一到两天，除去苦涩味后即可烹饪食用。初步
加工过的苦刺花，花瓣变得半透明，剥一捧青蚕豆米加在一
起，或煮或炒，别有风味；要是再添两片火腿腊肉，山毛野菜
也成了美味佳肴。等苦刺花花期将尽，山间的棠梨花也迎
来盛放。一树一树的白，好似云朵散落在林中，惹人怜爱。
棠梨树比较高，因此只能寻找一些低矮的枝干采摘。摘下
待放的棠梨花苞，去掉硬杆儿，经焯水、漂洗，除去苦涩味后
可炒食、凉拌或做汤。我尤其喜欢大庄的蚕豆米炒棠梨
花。经过晾晒失去水分的干蚕豆米是淡黄色的，要在头天
晚上就用开水浸泡，待第二天将泡醒了的蚕豆米去皮、经小
火煮泡成豆沙状后，和棠梨花炒在一起，香味老远就能把食
客的鼻子紧紧攥住。夹一筷子进嘴，棠梨花清香爽脆，豆沙
口感绵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和苦刺花、棠梨花之类低
调的花朵不同，顶天立地的攀枝花的枝干擎在天地间，花朵

鲜红似火，燃在枝头，艳而不俗，将开花这一浪漫的过程谱
写成了壮美的诗篇。摘下攀枝花，撕下其花蕊，洗净后用沸
水汆烫，滤干水分加入调料，一道美味的凉拌攀枝花便可上
桌了。简单干脆的做法，倒也符合攀枝花热烈的个性。

大自然赋予山花灵性，也赋予了人们一副聪慧的头
脑。盛开在田野山间的鲜花，十有八九可以食用。纤巧娇
娥的黄荞粑粑花、富贵肥美的岩花、细小若米粒的羊妈妈
花……就算在花朵较少的秋天，外婆也能让针尖大小的薏
米粒在铁锅里爆出一朵一朵的小花，浇上用甜玉米杆榨出
的汁水熬制的糖浆，做成薏米花糖让孩子们当零食。

以往的日子，吃花只为果腹；如今的生活，吃花更多是
一种顺应节令的习惯。山花虽香，但多苦涩，有太多比它
更鲜美、营养价值更丰富的食物可取代它，可对老一辈而
言，山花带给他们的，是生存的希望，其意义不言而喻。
从吃花心态改变这件小事上，可以洞见社会历史的发展
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开始追求有
利于健康的原生态食品。那些饥荒年代养育了祖辈父辈
的山花，再次成了现代饮食男女的最爱。如今，我们也不
必再像老一辈一样，将温饱依托在小小的山花上，可以沐
浴在春风里，无忧无虑，尽情欣赏山花的美、品尝山花的
鲜、感受生活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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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少女 城南花开 绘


